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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采集是原始先民从事的日

常劳作，他们发明了可以随身携带盛放劳动果实的工具，也就是最早

的包。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包的发明正是印证了人类

有别于动物是因为人类可以生产工具这个说法。直至现在，包也依然

是人们出行必不可少的存放物品的工具，并且人们逐渐赋予了包新的

定义，包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也可以显示出挎包主人的性格

特点。

这次田野考察走进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省，云南由于气候和地理

环境不同，各个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多样，进而使得服饰上产生

差异，包也多种多样。包成了服饰的一部分，既保留着原始的实用功

能，又增添了装饰功能。

彝族鹿皮包



彝族鹿皮包

2017 年 7月 14 日，一行到了云南民族博物馆，馆内展示的早期

服饰中的包大都用最原始的材料和制作方式制成，例如树皮、猴皮、

熊皮等。从这些一尺见方的挎包上，可以看到从前这块土地上的先民

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隐约就能看出早期先民繁衍生息的影子，包虽

简陋，却也是他们智慧和勤劳的结晶。

傈僳族树皮箭包

纳西族皮口袋



傈僳族猴皮烤包

傈僳族熊皮箭包

早期的包仅仅是作为装物的工具，人们并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装

饰。到了后期，由于茶马古道的影响，云南不再像早期那样封闭，而

是受到各方文化和宗教的冲击，挎包上刺绣的图案纹样便是这种碰撞

融合后留下的印记。至此，挎包除了作为工具以外，还承载着文化功

能。

下面就几种在云南民族博物馆所见到的包进行以下分析：

 德昂族包

根据服饰色彩的不同，德昂族分为红德昂、黑德昂、花德昂。德

昂族的挎包底布为黑色或白色，装饰各色小绒球、彩线。其盛装挎包

上小绒球的好坏可以体现包的贵贱，多少可以区别使用者的年龄。包

带下再加彩色毛线作为装饰，使整个包外形修长、色调和谐。



红德昂盛装挎包

德昂族挎包小绒球装饰细节

 基诺族包

基诺族挎包的制作材质与他们的服饰完全一致，为该民族特有的

“砍刀布”，在腰机上用粗棉和细麻织成，主要为白色，制成的包呈

正方形，很少有装饰，但是必然会绣上极具民族特色的独特纹样“太

阳花”。

基诺族妇女善纺织，她们席地而坐，将经线一头系在要上，另一

头系在两根木榜上，纬线绕在木梭上，双手持梭来回织布，每织一行

布便用砍刀式的木板将纬线推紧，以此织出厚实耐用、风格朴实的“砍

刀布”。



基诺族挎包

基诺族挎包挑花细节

基诺族服饰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基诺族服饰

 佤族包

佤族包在腰机上制成，多成菱形纹样，有的缀以野果装饰成十字

形。佤族腰包以红黑相间的最为典型，这种红黑基调与服饰同步，暗

沉的色彩给人以原始和神秘之感。



佤族挎包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佤族挎包

佤族服饰

按照制作方法来看，景颇族、基诺族和佤族的包均是直接在木机

或腰机上织好拼缝，图案在织布的过程中完成，最后再加装饰。这类

直接织布做好的包，造型简单，仅用两块整布，一块做包身一块做包



带即可制成，最易操作，可按此将其称之为“直织型”挎包。

 彝族包

彝族人口众多、支系近百种，广泛分布于云南各地区，挎包种类

丰富多彩。彝族崇尚黑色，妇女能挑善绣，挎包以黑色为主，刺绣各

种植物图案、几何图案等，而这些图案与他们对于自然的崇拜和生存

环境息息相关，例如日、月、山、地、鸟兽、马缨花等图案。除此之

外，像彝族撒尼支系的挎包主要运用拼接的方式，用素色的布拼接羊

角图案，作为劳动时佩戴的包。总的来说，彝族挎包的装饰手法既有

刺绣挑花又运用拼布艺术，按其制作方式可分“挑绣型”、“拼布型”。

彝族戳纱绣挎包

彝族挎包



彝族挎包上的马缨花图案

 白族包

怒江白族的挎包用自织的白色、黑色粗棉布，红、蓝、黄色细棉

布和蓝花棉布拼接成长方形，部分挑花，并在上方缀以野果装饰，恰

如其分地运用点、线、面的结构布局。

白族挎包

白族挎包装饰细节细节

像白族这样，既运用拼布艺术将各种不同色彩、不同大小的布拼

在一起制作成型，又用毛线刺绣挑花作为装饰，创作出所需图案的制

作方式，可称之为“复合型”。



随后，有幸到云南省丘北县普者黑仙人洞新村居住着彝族的撒尼

支系考察民族包。根据文献记载，撒尼包形制为长方形，男女老少用

不同的包，甚至日常生活和从事劳动也用不同的包，材质为自纺粗棉

粗麻布，以拼布和挑花刺绣的方式进行装饰。在当地考察所见的是一

个用自纺粗麻制成的包，仅用几个红色毛线球捆扎在包带上装饰。可

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花大量的时间去亲手制作装饰一个挎包。

彝族撒尼人挎包

云南彝族撒尼人服饰

都市里的人常会准备许多包，工作包、休闲包、晚宴包等，根据

个人的身份地位、场合需求来选择包的材质、色彩和款式。虽然，民

族包也同样注重装饰性和实用性，但除此之外，各民族的包还带有民

族识别性，以便于身份的区分，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人们开始不穿本



民族的服装，改用工业化的手段用更便捷的方式去制作服装、挎包等，

但也依然能从他们所挎的包上一眼看出他是哪个民族的人。

民族包均由本民族妇女亲手制作，结构简单，包身和包带用两块

整布裁剪缝合即可，简单易学。且包的制作材料随处可得，种棉的纺

棉织布、种麻的纺麻织布，装饰则用自制的毛线球、流苏。同一个民

族的人们喜欢同一种款式，用相同的材料和刺绣拼布手法也没关系，

一千个人能做出一千种不同感觉的包来，甚至还会比较谁的手艺好一

些。这一点是与工业化生产的包最大的不同，城市里的人最怕的便是

撞衫撞包了，越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越是这样，可工业生产的包的特

性不正是是千篇一律。反之，少数民族的人们却约定俗称，乐于用这

种方式来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这使得民族包不仅具有实用性装饰

性，更具有民族识别性传承性。

包虽小，却是民族服饰的缩影，材质、工艺、色彩、纹样均可从

中找寻，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可以说是以小见

大、“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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